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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再思考

范鸿达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长期以来，美国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给美国带来一些收益，

但是也带来一些危及国家利益的麻烦。以色列是美国的冷战助手和反恐助手，曾被认为是美国和

以色列建立长期密切双边关系的基本因素，但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进行分析，这样的理由是缺乏

足够说服力的。事实上，在美国的以色列政策形成过程中，美国犹太游说集团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

以色列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纵观现行美以关系，它不仅让美国国家利益受损，也不利于以色列的

长远发展。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和华盛顿的以色列政策都需要改变，两国需要尽快塑造正常的国

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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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被美国视为中东最坚

定的盟友，维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

内容之一，美以保持着举世皆知的“特殊关系”［１］。

美以关系是如此之特殊，以致即使在美国学术界和

媒体中，批评以色列和美以关系也是一个禁区。不

过，虽然美国从美以结盟中也获得一些利益，例如冷

战期间对前苏联的防范以及对地区和平的推动等，

但是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更导致了美国国家

形象的受挫和中东反美主义的长盛不衰。美国的舆

论调查显示，在高达７８％的媒体从业者、７２％的安

全专家和６９％的外交事务专家看来，华盛顿对以色

列的坚定支持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①

有５８％的美国受访记者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

是诱发“９１１”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②面对这一发展

困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近年来美国学界对美以

关系进行了日益深刻的反思，美以关系也逐渐走出

禁区，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本文拟就美国对

美以关系的反思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现行和未来的

美以关系给予深刻评论。

一、日益成为公共话题的美以关系

　　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全面支持已经给美国带来重

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损失，最突出的表现是中东伊

斯兰世界广泛且持久存在的反美主义，以及随之而

来并渐增的针对美国的暴力攻击。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近年来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仍然

是着手对美以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逐渐把对这一

问题的探讨引入到公共领域。在这一过程中，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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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两位杰出教授约翰·米尔斯海

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论文《以色列游说集团》和在２００９年出版

的专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对

美以关系做了非常翔实且大胆的研究，对构成两国

关系基础的一些所谓基本要素进行了驳斥，对深受

犹太院外集团影响和推动的美国既往的以色列和中

东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它非但没有更好地维

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对以色列的利益也是有

害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的前述论

著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反响。美国多个以色列游说

团体对作者进行了猛烈攻击；《耶路撒冷邮报》、《纽

约太阳报》、《华尔街日报》、《华尔街邮报》等媒体的

专栏文章直接称两位作者是反犹分子；著名杂志

《新共和》则发表了 ４篇文章反驳《以色列游说集

团》一文。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评论家与约翰·米

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一道，加入到反思美以

关系的行列。包括以色列《国土报》和美国《纽约时

报》在内的多家美以重要媒体对两位作者的贡献表

达了敬意，如美国著名期刊《国家利益》、《外交事

务》等发表积极评论和系列文章，美以关系迅速成

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２］。另外，在把对美以关系的

批判引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美国前总统吉米·卡

特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巴勒斯

坦：和平而不是种族隔离》［３］一书中，对以色列在巴

勒斯坦西岸地区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结果

遭致始料未及的争论和攻击。卡特的这本著作更加

推进了由《以色列游说集团》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对

以色列行为和美以关系的质疑与争论。在这一过程

中，两个问题特别引人瞩目，那就是以色列在冷战和

反恐战争中之于美国的作用。

二、以色列是美国的冷战助手吗？

　　以色列在建国后获得美国大力支持，特别是以

色列在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胜后，华盛顿对

它的作战能力和战略价值更加看重，为了抗衡前苏

联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从肯尼迪总统时

期开始，华盛顿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力度［４］。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也一再强调本国

相对于美国之无法代替的冷战价值，这样，到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色列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形象开

始扎根，而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这一形象则成为

了信条。

冷战期间，以色列的确做了一些有益美国而打

击前苏联的事情。例如，以色列把１９５６年获得的赫

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供给了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不断取得对前苏联支持的阿

拉伯国家的胜利，这导致前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

日趋下降。非但如此，随着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的

胜利，士气和作战能力大为受损的阿拉伯国家也急

需前苏联的帮助，前苏联不得不花费宝贵的资源来

重新武装它的附庸国，这使原本就步履艰难的前苏

联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而一旦前苏联不能向阿拉伯

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帮助，那么这些国家与前苏联

的疏远也就在所难免。１９７０年萨达特出任埃及总

统后很快扭转了之前埃及亲苏的外交立场，转而奉

行亲美路线，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收获。这样，

不管是从中东还是从前苏联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相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胜利都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前

苏联。

然而，虽然以色列的战争胜利对前苏联和埃及

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疏远起到推动作用，美国也确

实从中获利，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当初埃

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为何走上亲近前苏

联之路？最初在面临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挑战时，埃

及和叙利亚曾数度向华盛顿求救，但是对以色列的

安全作出承诺的美国对此等求助充耳不闻，结果

“当以色列１９５５年２月对加沙地带的埃及军事基地

进行攻击并导致３７名埃及军人丧命，以及另外３１

人受伤的时候，埃及总统纳赛尔被迫转而向前苏联

寻求武器”。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美国著名

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才得出如

下结论：“在将那些国家推向莫斯科的怀抱方面，首

先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起到了重要作用。”［５］

冷战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导致中东反美

主义的滋生与蔓延［６］。随着以色列在１９６７年战争

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东耶路撒

冷和西奈半岛等阿拉伯土地，特别是以色列对约旦

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等地巴勒斯坦人的

严厉控制，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日甚一日，自然

美国也难逃阿拉伯人的愤怒视线。除此之外，冷战

期间的以色列还曾为美国带来灾难和战略负担。为

了应对由１９８２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导致的混乱

状态，美军进驻黎巴嫩，并在此留下数百名军人的死

亡，还有美国平民在这里被绑架。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

战争中，尽管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一再袭击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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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是华盛顿一再要求以色列不要卷入战争之

中———美国担心一旦以色列卷入，战争有演变为阿

以冲突的可能，结果是正在应对伊拉克挑战的美国

不得不同时为以色列的安全殚精竭虑。如此看来，

以色列真的是美国的冷战资产吗？美国国防部一位

官员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以色列相对于美国的

战略价值总是被夸大得非常厉害。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当我们规划中东地区的应急方案时，竟然发现在

９５％的情况下以色列人对我们基本是没有什么价

值的。”［７］

三、以色列是美国的反恐助手吗？

　　随着前苏联解体，以色列是美国冷战助手的说

法自然不复存在。但是新时代又产生新的问题，那

就是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和基地组织对美国构成

挑战，特别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

了“９１１”袭击，当然还有包括伊朗核危机在内的涉

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难题，均被华盛顿视为

对美国利益的重大威胁。“巧合”的是，伊拉克、伊

朗、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和基地组织等，也恰恰是

以色列的大敌。在这种情况下，深忧自己安危的以

色列又自我设定为美国的反恐盟友，而且以色列的

自我标榜还获得了华盛顿的认同———美国国会两院

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宣称美以正在致力于共同

的反恐斗争。这样，相对于美国，以色列完成了从冷

战盟友向反恐盟友的身份转变。美国和以色列的中

东敌人为什么竟是如此高程度的相似？

举世皆知，伊朗现政权不是华盛顿的朋友，其在

１９７９年诞生后就高举反美大旗，并且制造了给美国

带来严重心理冲击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数十名

美国外交人员被扣长达４４４天，另外在两伊战争中

华盛顿也是站在伊拉克一边对抗伊朗。但是随着

１９８９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逝世和国内外形势

的不断变化，伊朗逐渐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德黑

兰对美国的态度也趋向温和，特别是在１９９７年哈塔

米当选为伊朗总统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此时伊朗

虽然还不是美国的朋友，但也不再是一个严重敌对

国［８］。叙利亚从未对美国的国土安全造成威胁，二

者之间也几乎没有源自内部因素的根本性对抗。至

于后期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经年的国际制裁使其

延续尚显困难，它怎会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去发展

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不管是已经

倒台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还是伊朗和叙利亚现政

权，都无力对美国的自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从

顺利执政的角度着想，这些政权也无意主动挑战美

国的权威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之所以把中东的这些政

权视为威胁，是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就

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坦承的那样：

“美国之所以视伊朗核计划为威胁，是因为伊朗人

要摧毁我们强大的盟友以色列。”美国中东政策的

核心内容之一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安全的

威胁者也因此很容易被华盛顿视为捣乱者。以色列

建国后，伊拉克和叙利亚始终走在对抗以色列的最

前沿。即使是在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

伊拉克、叙利亚也没有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再加上

它们相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拥有更为强大的军力，

以色列自然把它们看作是重大的安全威胁。而伊朗

现政权更是让以色列寝食难安，迄今伊朗还没有承

认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近些年来以色列

一直视伊朗为自己的最大敌人。

在华盛顿眼中，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

斯皆是恐怖组织。从力量和双边关系来讲，真主党

和哈马斯的生存和发展都存在严重困难，它们无意

也无力对美国发起挑战，但是华盛顿始终把它们列

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这和它们与以色列的关系密

切相连。真主党和哈马斯是为了抵抗以色列入侵或

占领而成立，它们至今仍然与以色列处于对立之中，

以色列２００６年发动南黎巴嫩战争，以及２００９年末

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发动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就是为了

削弱和摧毁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力量。基地组织对美

国发动“９１１”袭击也并非没有以色列因素。生前被

美国视为世界头号恐怖大亨的本·拉登从青年时期

就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在“９１１”袭击之前，

本·拉登曾数次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

人。简言之，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与支持是本·拉

登及基地组织对美国开展“圣战”的原因甚至是主

要原因之一。

这样，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真主党、哈马斯和

基地组织这些与美国本不存在严重内在矛盾和冲突

的国家和组织，均（曾）被华盛顿视为邪恶力量，受

到严重制裁或抵制，甚至直接派出军队武力攻打或

者干涉。再考虑到华盛顿在阿以或巴以问题上历来

持有的严重偏袒以色列立场，美国自然遭遇到来自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对甚至是恐怖袭击。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反对包括上述国家和组织发动的暴力或

恐怖袭击，就成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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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一，而在这一过程中，本来就与这些国家和组织

深陷冲突的以色列自然是积极配合。但是，透过现

象看本质，以色列究竟是美国遭遇中东暴力或恐怖

袭击的推动者还是其反恐事业的坚实助手？这的确

是个应该深思的问题。

四、华盛顿为什么奉行亲以政策？

　　显而易见，不管是在冷战年代还是在其后，以色

列相对于美国均不具有重大国际战略价值，华盛顿

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奉行严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呢？

有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这样

做使美国人更加安全，而是对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

长期苦难的同情，相信犹太人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国

家。也就是说，美国基于道德理由而支持以色列［２］。

但是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如果仅仅是基于道德

理由就长期坚定支持一个对自己没有多大战略价值

的国家，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再者，回顾以色列

国家建立和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是以多达

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为代价而成就的。犹

太人把历史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以营造自己家园、维护自身安全的名义，转嫁给了历

史上并不曾伤害过自己的巴勒斯坦人。时至今日，

以色列修建的绵延数百千米的隔离墙仍然严重阻碍

着巴勒斯坦人的互相交往，仍然在约旦河西岸和东

耶路撒冷不停地扩建和新建犹太人定居点，对加沙

地区仍然执行着严密的封锁和周期性的武装打击。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甚至

是以色列国内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和一些媒体报

道中也充斥着无辜巴勒斯坦平民遭受以色列袭击和

伤害的描述。如果道德真的是评判国家行为的基本

指标的话，那么在时下国际体系中，以色列现行的巴

勒斯坦人政策的得分不会太高。

事实上，在华盛顿亲以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以色

列和美国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的推动作用才是绝对

不应该被忽视的。在以色列建国及其以后发展的历

程中，犹太人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外交智慧。当２０世

纪初英国还是世界领袖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积极

寻求英国的支持，并最终迎来了英国表达自己支持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贝尔福宣言》（Ｂａｌ

ｆｏｕｒ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在英国取得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

治权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从而大大

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当英国出于二战

需要禁止更多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也就是减缓

犹太人建立现代国家的步伐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迅

速调转方向，把正在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

美国确定为主要外部依靠，为此积极运作并最终得

到华盛顿的认同。事实上，为以色列建国奠定国际

法基础的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正是在

美国的大力协调和支持下通过的。１９４８年建国后，

以色列仍然积极谋求与华盛顿建立密切的双边关

系，并且在冷战及其以后的每个时期都基于美国的

核心利益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主张，这大大推动了华

盛顿亲以立场的形成。

以色列对美政策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更离不

开美国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支持与配合。截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犹太人口有六

百五十余万之多，尽管并非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认

同以色列及其政策，但是仍然有大量对以色列怀有

浓烈认同感的美国犹太人存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

影响美国外交的决策部门和个人，积极推动华盛顿

执行亲以的外交政策，并在此目标下组成多个团体，

并形成力量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鉴于犹太人在

美国工商、金融、媒体和学界等各个领域不可忽视的

影响力，特别是犹太人的竞选资金支持和在一些选

举关键州的突出作用，犹太游说集团的意见和建议

很容易影响到国会和白宫等决策部门的观点。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美国针对伊拉克和伊朗实施双重遏制

计划，进入２１世纪华盛顿抓住伊朗核问题不放，酿

造出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伊朗核危机，这其中均可

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美国犹太游说集团和以色列的身

影。这样，美国犹太游说集团接受以色列的诉求，然

后利用自己的影响，把以色列的诉求注入到美国的

对外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中，华盛顿的亲以立场自

然也就确立。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以色列怀有如

此高程度的安全关怀和政策偏向，也反衬出（曾经）

作为以色列对立面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和伊朗

对美政策的严重失效。

五、结　语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

尔特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直言：

“虽然我们相信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但是

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最终并不具备战略上的

至关重要性。倘若以色列被征服……那么美国的领

土完整、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的经济繁荣，以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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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不会受到威胁。”“如果以色列不

是美国的盟国，那么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之

间的关系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美国

更为平衡的方法将使一个重要的摩擦源得以消

除。”［２］对于几十年来美以关系的塑造者和支持者而

言，这一观点不可谓不犀利，它充分揭示了华盛顿对

以政策的战略缺失，以及由此而给美国带来的战略

挑战———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普遍存在。

如前文所述，不管是在冷战年代还是在反恐年

代，华盛顿奉行的偏袒以色列政策或美以关系没有

给美国带来应有的收益，也就是说，从国家利益层面

讲，美国并非是现行美以关系发展的受益方。既然

美国不是，那么以色列是不是现行美以关系的受益

方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基于以色列成立以

来各时期和各层面的根本使命和需求进行解读。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埃及、外

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

向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发起军事攻击，从而拉开了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序幕。在战争初期，刚刚立国的

以色列非常被动，倍感压力的以色列总理急电驻联

合国代表埃班，直言以色列急需几周的时间来重新

组织和装备军队，因此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在这

种情况，美国积极斡旋并成功为以色列争取了停火

４周的宝贵机会。在停火期间，以色列积极补充兵

力，并从美国等国购买了急需的先进武器，这使其作

战能力大为提高，在此后的战争中一举扭转了战局，

确保了以色列国家的生存［９］。这是美以友好带给以

色列的最大收获。

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基本解决了生存

问题，之后和平的周边环境就成为以色列国家发展

的最大对外诉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自身的努

力和美国的大力帮助下，以色列已经取得了相对于

阿拉伯国家的作战优势，但是以色列苦苦追求区域

和平的发展环境还没有出现。非但如此，目前对以

色列而言，旧有的敌人阿拉伯人仍然是敌人，曾经的

默契关系国伊朗已成为最大的外部敌人，仅仅在十

几年前还与之签署了军事协议的土耳其也成为了严

重外部威胁。以色列自身实力增强了，但是与周边

国家的关系更加糟糕了，因此其国家的安全系数仍

然是一如既往的低，甚至是更低。以色列为什么会

产生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感如此相背离的状况？这

与它怀有的国家绝对安全观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以色列仍然要牢牢控制通过战争占

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仍然要不停地在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仍然要严密封锁并

类似周期性地武力打击加沙。

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硬，美国的坚定支持

与保护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十年来，在中东地区

事务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始终给予以色列

几乎不加保留的支持，比如虽然全世界普遍谴责以

色列２００６年发动对黎巴嫩的战争、２００９年发动对

加沙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依然坚定地站在以色列

一边，致使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商讨对策

时，形成不了有效约束以色列行为的决议［１０］。美国

的支持与保护强化了以色列的绝对国家安全观，当

然也坚定了以色列在与周边国家交往时的强硬立

场，而这恰恰使以色列远离了其梦寐以求的和平周

边环境。这样看来，在以色列的生存问题获得解决

后，美以特殊关系并没有让以色列实现国家的根本

利益———梦寐以求的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不能不说

是美国外交政策和以色列国家的悲哀。

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竟然都

没能从延续了几十年的美以关系中获得国家利益的

最大化。未来的美以关系应该如何发展？对以色列

来讲，的确到了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安全观的

时候了。目前以色列与几乎所有的周边或本地区国

家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冲突，这其中尽管也有其他国

家的责任，但是以色列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国家安全

政策，必须学会如何与近邻和平共处。

对美国犹太游说集团来讲，的确到了更加清晰

地界定犹太民族利益的时候了。以色列的安全自然

吸引着美国很多犹太人的关注，但是美国犹太游说

集团更应该清晰地知道，以色列更好的发展有赖于

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构建，以色列犹

太人的福祉根植于与周边各国民众的互容。从民族

发展的角度讲，美国犹太人富有远见的建议远比简

单认同并支持以色列同族人的观点更有意义。美国

犹太游说集团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一些延续至今的

努力会使美国因立场偏颇，从而遭受到中东伊斯兰

世界日益增多的怀疑甚至是反对，这其实会逐步削

减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效果。

对美国来讲，也的确到了该调整现行对以色列

政策的时候了。华盛顿务必要使现行的美以关系正

常化，也就是说美国要和以色列建立起正常的国家

间关系，在认同并维护国际准则的情况下，以美国国

家利益为基准来判断以色列的行为和政策，一旦以

色列的行为与美国自身利益或普遍国际准则不相符

或抵触，华盛顿应该像对其他国家一样向以色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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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一个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

的以色列更有安全保障，一个和平的中东更符合美

国国家利益，而这些场景的取得均需要华盛顿改变

自己现有的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事实上，华盛顿这

样做是有较为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早在２００３年美国

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以色列拒绝接受和配合美国提

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建议，有６０％的受访者支持美

国撤销对以色列的援助；还有高达７３％的受访者认

为，华盛顿在试图解决巴以冲突时不应该偏向其中

的任何一方。民意至此，华盛顿在制定自己的以色

列政策时的确应该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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